
今（2022）年 1 月 17 日，我和先

生吳欣陽律師，作為原住民身分釋憲

案（107 年度憲二字第 347 號）的代

理人，至司法院大法庭進行言詞辯論。

這個案子在我心裡已經醞釀了十年左

右，今年終於順利進入憲法法庭，也

期待可以有一個合理的結果。關於本

案釋憲聲請書以及言詞辯論的書狀內

容，都可在司法院網站上自由查閱、

下載 1，以下內容僅抒發一些個人的感

想以及心路歷程。

1940-60 年代出生的臺灣人，也就

是我們父母那一輩的人，普遍存在著

嚴重的「重男輕女」、「男尊女卑」

的想法，這樣的價值觀，體現在生活

的每一個層面。比如說，一個家的家

產、家業通通都要留給男子，女孩子

只能拿現金（例如：嫁妝）。因為家

產家業要由男子來繼承，父母親通常

會比較重視男孩子的教育，而女孩子

長大後是要「嫁出去」的，她未來的

幸福取決於嫁入什麼樣的家庭，因此，

對女孩子的教育比較不那麼上心。對

於那一輩的人來說，一個女孩子人生

最大的目標，就是「嫁入好家庭、替

對方生兒育女」，倘若無法生子或是

沒有生下男孩，在夫家家中的地位也

會一落千丈。

女人，就像男人的附屬品一樣，

依附在男人底下。

這樣的價值觀，不僅存在於漢人

的社會，在原住民的社會也是。我的

母親（太魯閣族），是在她父母的「強

迫」下，嫁給我父親（太魯閣族）的，

因為做農的外公外婆認為，將只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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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畢業、剛滿 17 歲的母親「許配」給

當時全村唯一的原住民醫學院學生，

是母親最大的榮耀、也是為她所做的

最好的安排。雖然我母親極端不願意，

但是似乎也沒有任何選擇。結婚後，

陸陸續續生了三個女孩，因為沒有生

「男孩」，還被父親責罵「沒有用！」

幾年後，終於生了一個男生，也就是

我們家第 4 個小孩，母親就安心地動

了結紮手術，結束「生產工作」。那

個年代的女人，普遍不受父母、丈夫、

兄弟的尊重。雖然我不能說所有臺灣

女人都是這樣，但相信很多女人都有

類似的經驗（或感受）。

價值觀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

2007 年，我與現任先生（漢人）結

婚，按照漢人習俗，每年除夕過年都

會回先生家過年，而他們習慣在除夕

夜回爺爺奶奶家過年。每一年除夕夜，

可以看到五、六十歲的幾位太太們在

廚房忙進忙出，而她們的先生們則是

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啃瓜子（即使這

些媽媽們也都有全職的工作）。印象

很深刻，有一次全家族的人到一家高

級餐廳用餐，偌大的餐桌上擺放了一

個很漂亮的「人造花」，小姑姑，也

就是我先生的爸爸的妹妹，驚訝道：

「哇！好漂亮的花，不知道是真的假

的？」先生的爸爸，也就是她哥哥，

立刻回道：「女人家問這麼多幹什

麼！」當時聽到這樣的話，心裡很震

驚，因為公公平時是一個溫文儒雅的

讀書人。我跟先生在大學時期認識、

交往，後來一起出國唸書、回國工作，

結婚多年後，終於生下一個小孩。對

於我們兩個人來說，一起輪流照顧小

孩是天經地義的事，先生就像小孩的

另一個媽，可以獨自餵小孩吃飯、替

他洗澡、哄他睡覺。不過，有次跟他

回南部家裡吃飯吃到一半，小孩子睡

醒哭了，先生跑去照顧小孩，當時正

在用餐的公公說了一些話，可以明顯

感覺到他有點生氣，雖然當時他沒有

說出口，但似乎是在對我說「小孩哭

了為什麼是先生去照顧…。」這些生

活上的小故事，如果不是因為要寫這

篇文章，其實我早已忘了，這幾天為

了寫這篇文章，仔細回想生命中男性

對女性的（微）歧視，才想起來。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 1940-60 年代

出生的臺灣人普遍存在著嚴重的「重

男輕女」、「男尊女卑」的想法？因

為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就是在這樣的

社會背景下制定的，而 2001 年制定的

《原住民身分法》則完全延續這種「女

人，男人的附屬品」的觀點。

原住民身分認定法制

在此，我們先不討論原住民自

治時期以及日治時期的原住民身分認

定。二戰後，由國民黨政府接管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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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為了確認誰是需要受到生活扶助

並且可以申請登記使用原住民保留地

的「山地同胞」（原住民），臺灣省

政府首先於 1954 年 2 月 9 日發文各

縣市政府，規定所謂山地同胞，係指

「凡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而其本人

或父系直系尊親屬（父為入贅之平地

人者從其母）在光復前日據時代戶籍

簿種族欄登載為高山族（或各族名稱）

者。」這個規定讓所有在日治時期被

認定是高山族的人全部可以取得山胞

的身分，但是，在 1945 年後出生者，

只有父親曾登記為高山族者，始可取

得山胞的身分。為什麼只有父親是高

山族者，其子女才可取得山胞身分？

因為當時的統治者並沒有把山胞身分

認定作為族群成員身分認定的目的，

而是作為判定經濟、生活條件較差的

人的「工具」，而且基於上述的「女

人，男人的附屬品」的概念，貧窮的

山胞父親，其子女也會成為貧窮的山

胞子女，需要繼續接受政府的經濟扶

助以及同化政策。相對的，倘若是高

山族女性，在嫁給平地漢人後，經濟

地位變得與平地漢人相同，且她變成

先生的附屬品，因此，其子女也就不

再需要山胞身分。

至於認定方式的另一種情形「父

為入贅之平地人者從其母」則是採自

漢人入贅的習俗。自古以來，中國漢

人一直以「姓」作為家或族的誌號，

再加上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家族血

緣、命脈係由男性為傳承主幹，因此，

男子之「姓」成為一家或族血統世系

之依歸，因為傳統中國習俗中，「姓」

與「家族」是共存亡的，當一個「姓」

消失時，代表一個「家族」的消失，

因此，為防止家族的滅亡，遂衍生出

男子入贅女子家中以延續女子家「姓」

（其實也是父親的姓）的習俗。倘若

平地漢人男子入贅原住民女性家庭，

則該家族則應延續「母系家庭」的血

緣、姓氏，子女自然而然從母姓，而

其子女亦取得山胞身分。

1950 年代「以男性血緣為主」的

身分認定法制，歷經 1980年、1991年、

1992 年的修正，其基本核心概念並無

不同，甚至曾在 1980 年直接規定「山

胞女子與平地男子結婚，其山胞身分

喪失」（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款，此

規定於 1991 年刪除）顯見，對統治者

而言，原住民身分並不是目的，而是

一個工具（誰是很窮困需要被幫助的

人）。

2001 年，立法院決定制定《原住

民身分法》取代前述認定標準，當時，

二位原住民籍立委，楊仁福與章仁香，

皆主張原住民身分認定應採「（雙系）

血統主義」，亦即只要父親或是母親

其中一位是原住民，其子女皆可取得

原住民身分。然當草案送至內政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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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委員會審議時，原住民族委員會表

示：

因為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通婚人口，據

內政部八十八年六月統計資料顯示為

三萬六千八百零三人，占原住民已

婚人口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一人的

四分之一強，且其中「原住民女子

與非原住民男子通婚的家庭」為一

萬九千八百七十四戶，占原住民總戶

數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五戶的五分之一

強。本會以為未來若要放寬身分認定

的標準，除了血源的考量外，文化方

面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尤其據我們

所知，原住民女子嫁給平地漢人後，

不論是整個家庭氣氛或經濟條件、各

方面都較一般原住民家庭高出很多，

甚至有人認為和一般平地是一致的。

因此本會希望能將一些「文化條件」

的限制放在法條中，故由「從母姓或

恢復原住民傳統名字」方面作限制，

期能兼顧文化及血源因素。（底線為

筆者所加）

後來，原民會的建議被立法院

所接受，在原漢婚姻子女的身分取得

上採「限制取得」。從上述的立法紀

錄可以看出，當時的立法者（出生於

1940-60 年代）仍然將原住民身分視為
是獲得政府經濟補助的手段，而不是

把身分認定本身當作目的，且立法者

仍將女子視為男子的附屬品，認為當

原住民女子嫁入漢人家庭後，她就應

該「融入」漢人家庭，變成其一部分，

其子女自然必須歸屬於夫家、不能取

得原住民身分。倘若要獲得原住民身

分，則必須遵從漢人「入贅」的規定，

子女必須「從母姓」。至於「取原住

民傳統名字」，究其實質，也屬漢人

「姓氏＝家族血統世系」的價值觀，

而非原住民族的命名文化。因為，倘

若按照太魯閣族的命名方式，我們的

小孩應該要取名為「Roshao（若韶） 

Shinyang（欣陽）」，但是按照原民

會的函釋，這個名字並不是「原住民

傳統名字」。

另一方面，從立法紀錄中我們

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規定是特別為原

住民女性而訂定的，因為按照《原住

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一項以及第二項

的規定，套用在臺灣漢人社會以及原

住民社會「父姓常規」下，原住民男

子的小孩一定可以取得原住民身分，

不管他跟原住民女子或是跟漢人女子

結婚。這樣的立法內容，是不是很像

1950 年代的價值觀？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進行憲法

法庭言詞辯論時，原民會的代表一直

不斷地、努力地陳述《原住民身分法》

第 4 條第 2 項的規定對「原住民文化

傳承」是多麼的重要，但是對方沒有

說出口的話是「你們這些嫁入漢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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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原住民女性，憑什麼來搶我們（原

住民男性）的財產？」筆者試問，倘

若「原住民文化傳承」真的那麼重要，

為何只有女性需要去承擔文化傳承的

義務，而男性不用？

原住民文化傳承，對於原住民族

的存續是重要的，而文化能否獲得傳

承則與族群內的成員是否有族群認同

有關。根據美國著名政治學者 Harold 

R. Isaacs 所說：

族群認同是由一組現成的「天性」與

「價值」組成，出於家庭的偶然，在

某一時間、某一地方，從每個人來到

這個世界的那一刻起，他就與其他人

共同擁有了那一組天性與價值。（登

伯宸譯，2004: 62-63）

又根據 Isaacs，這些構成族群認

同的基本要素──身體特徵、名字、

語言、歷史、宗教、習俗、政治條件，

並非單獨存在，而是互相絞扭成串、

無法分割、彼此形成緊密關係的叢集

（cluster），要說哪一個要素是基本

族群認同裡最重要的因子，根本就是

不可能。然而，Isaacs 發現，使一個

人認同自己是否屬於某個族群，上面

所列各項要素固然多少會有影響，但

真正關鍵性的成份，其實是他的歸屬

感（sense of belongingness）與自尊心

（self-esteem）。所謂歸屬感，係指一

個人的心理狀態，認為自己在那裡不

是孤立的（alone），在那個群體裡，

一個人感覺自己已置身其中，而群體

裡的人也接納了他，那兒就是家。有

了這份歸屬感，即使一個人的身體與

文化都離開了原鄉，他仍然認同自己

屬於某個族群，是該族群的一份子。

由此可知，倘若我們希望原住民們都

願意傳承自己所屬的文化，那麼，政

府應該做的，是想辦法創造（或恢復）

原住民的歸屬感與自尊心，而不是用

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把人踢走。

不過，我們還是要回到現實面。

當原住民人口增加時，就會產生「資

源不夠」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原民

會一直不肯鬆手的原因。在臺灣，具

有原住民身分的人可以享受各式各樣

的社會福利補助措施，從就學時的學

雜費補助（幾乎不用繳學費）、升學

考試加分、房屋修繕補助、使用原住

民保留地、保留地的禁伐補償、公務

人員特考、公費留學考試…等等，這

些琳瑯滿目的補助措施，可以讓原本

生活窮困的人大翻身，因此，當有更

多人（特別是生活較好的都市原住民）

可以分這個大餅時，會不會讓原本應

該要獲得保障的原住民無法獲得幫

助？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先

釐清，政府給原住民的補助有二種，

一種是政府為扶助社會經濟弱勢而給

的補助（例如：房屋修繕補助、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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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戶生活費補助、職業訓練補助…），

一種是為了補救過去、消滅現在、或

者預防未來對於該特定族群之歧視而

有的「優惠性差別待遇」（例如：升

學加分、公務人員特考、公費留學考

試、保留地的申請使用登記…等），

倘若是前者，政府自然必須根據每年

的財務狀況做調整，對於經濟狀況較

佳的人不予補助。倘若是後者，則政

府有義務根據原住民族的總人口數做

調整，讓「每一個原住民」都有機會

獲的這些優惠性補償措施，以「補救

過去、消滅現在、或者預防未來對於

該特定族群之歧視」。

後記

憲法法庭於 2022 年 4 月 1 日公布

「111 年憲判字第 4 號」判決，認定《原

住民身分法》第 4 條第 2 項的規定違

反憲法保障原住民身分認同權及平等

權，終於還給女性一個平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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